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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春
節
以
來
，
看
過
三
場
演
出
。

第
一
場
是
香
港
僑
界
總
會
主
辦
的
，
在
紅

磡
體
育
館
的
春
節
晚
會
，
請
來
了
廣
東
的
雜

技
團
。
但
整
晚
都
是
雜
技
，
雖
然
演
出
精

湛
，
但
全
場
都
是
頂
碗
、
拋
球
、
單
車
雜
技

等
等
。
節
目
單
一
，
多
看
了
便
覺
沉
悶
。
所
以
我

和
老
伴
便
在
中
場
離
開
。

第
二
場
是
去
看﹁
中
國
星
火
基
金
會﹂
主
辦
的

慈
善
籌
款
專
場
，
由
鳴
芝
聲
劇
團
演
出
的
︽
新
三

笑
姻
緣
︾
。

我
是
捐
款
人
之
一
，
蒙
贈
名
譽
票
兩
張
，
還
是

和
老
伴
同
去
觀
賞
。

主
角
是
著
名
粵
劇
演
員
蓋
鳴
暉
，
雖
然
我
還
沒

有
見
過
她
的
演
出
，
但
知
道
她
是
林
家
聲
的
得
意

門
徒
，
色
藝
演
俱
佳
。

︽
新
三
笑
姻
緣
︾
，
改
編
自
家
喻
戶
曉
的﹁
唐

伯
虎
點
秋
香﹂
的
故
事
。
就
是
說
才
子
唐
伯
虎
迷

戀
豪
門
嬌
婢
秋
香
，
苦
苦
追
求
，
是
一
個
喜
劇
。

可
惜
導
演
和
編
劇
不
濟
。
首
先
，
把
唐
伯
虎
塑
造
成
一
個

流
氓
型
的
浪
子
，
與
歷
史
傳
說
不
符
。
唐
伯
虎
是
個
才
子
，

雖
然
面
對
美
色
秋
香
，
但
也
不
至
於
完
全
忘
記
自
己
的
身

份
，
放
蕩
形
骸
。

最
不
可
原
諒
的
是
插
上
一
些
現
代
語
言
的
對
白
，
如
內
地

過
去﹁
肅
反﹂
時
期
的
口
號﹁
抗
拒
從
嚴
，
坦
白
從
寬﹂
之

類
。於

是
我
又
是
再
一
次
中
途
退
場
。

第
三
場
就
是
去
看
徐
小
鳳
的
個
人
演
唱
會
。
小
鳳
姐
果
然

號
召
力
極
強
，
據
說
一
周
的
演
唱
，
場
場
滿
座
。

徐
小
鳳
年
已
六
十
有
五
，
但
風
采
依
然
。
多
年
前
也
曾
看

過
她
的
演
出
，
這
一
次
再
看
，
她
仍
然
保
持
着
很
好
的
身

材
，
雖
然
近
觀
臉
有
皺
紋
，
但
擁
躉
們
聽
的
是
歌
。
她
的
歌

聲
，
充
滿
魅
力
，
特
有
的
聲
線
，
唱
上
那
多
首
耳
熟
能
詳
的

老
歌
，
真
正
是
繞
樑
三
日
。
因
而
觀
眾
都
拍
爛
手
掌
，
要
求

一
再﹁
安
哥﹂
。

加
上﹁
扮
嘢﹂
的
盧
海
鵬
，
居
然
穿
上
與
小
鳳
姐
一
樣
的

衣
裙
，
與
她
合
唱
，
既
滑
稽
又
叫
好
。

這
一
場
到
了
晚
上
十
一
時
觀
眾
還
是
依
依
不
捨
，
要
求
重

唱
。
這
是
我
在
三
場
晚
會
中
唯
一
看
到
終
場
的
。

看三場演出

中
國
歷
史
上
姓
潘
的
文
人
，
算
是
美
男

子
潘
岳
最
多
人
認
識
。﹁
潘
大
帥
哥﹂
名

岳
字
安
仁
，
將
潘
安
仁
三
字
簡
稱
潘
安
，

亦
不
違
習
俗
。
潘
安
的
下
場
不
甚
好
，
遠

不
及
清
中
葉
大
臣
潘
世
恩
︵
一
七
六
九
至

一
八
五
四
︶
，
富
貴
壽
考
，
福
祉
三
百
年
來
第

一
。清

末
陳
康
祺
的
︽
郎
潛
紀
聞
︾
有
云
：﹁
本

朝
耆
臣
生
加
太
傅
者
五
人
，
重
宴
瓊
林
者
八

人
，
狀
元
作
宰
相
者
八
人
，
惟
潘
文
恭
公
兼

之
。
又
大
拜
不
階
協
辦
，
樞
廷
不
始
學
習
，
皆

異
數
也
。
富
貴
壽
考
，
子
孫
繼
武
，
公
之
福

祉
，
三
百
年
一
人
已
！﹂

周
代
以
太
師
、
太
傅
、
太
保
為
三
公
。
清
代

的
師
、
傅
、
保
是
大
臣
加
銜
，
秩
正
一
品
，
沒

有
專
職
，
經
常
作
為
官
員
死
後
贈
官
，
在
生
時

得
太
傅
的
加
銜
，
當
然
是
最
高
榮
譽
。

新
科
舉
人
得
參
加
鹿
鳴
宴
，
新
科
進
士
則
參

加
瓊
林
宴
。
重
赴
，
是
中
試
後
再
活
六
十
年
，

以
老
前
輩
的
資
格
參
加
歲
次
相
同
那
一
科
的
慶

典
。
重
赴
瓊
林
比
重
赴
鹿
鳴
更
難
得
，
因
為
不

是
每
一
個
舉
人
都
可
以
成
為
進
士
。
而
且
必
定

要
少
年
早
達
兼
長
壽
。
翻
開
一
部
中
國
科
舉
史
，
可
知
許

多
人
三
四
十
歲
、
甚
至
五
十
以
後
才
中
進
士
，
不
容
易
再

有
六
十
年
可
活
。
以
二
十
出
頭
中
進
士
，
沒
有
八
旬
高
壽

就
無
望
重
赴
瓊
林
。
潘
世
恩
在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
一
七
九

三
︶
中
狀
元
︵
一
甲
第
一
名
︶
，
我
們
平
素
欣
賞
中
國
傳

統
地
方
戲
曲
，
經
常
有
主
角
高
中
狀
元
之
後
，
就
可
以
把

甚
麼
奸
臣
懲
治
，
比
當
朝
宰
相
還
有
威
風
。
實
情
是
清
代

近
三
百
年
江
山
，
才
出
過
八
位
狀
元
宰
相
。
清
制
無
實
權

宰
相
，
只
是
民
間
敬
稱
正
一
品
的
大
學
士
為
宰
相
而
已
。

潘
世
恩
除
了
一
人
身
兼
這
三
項
榮
譽
，
還
有
不
經
協
辦

大
學
士
之
職
而
超
擢
大
學
士
，
又
直
接
擔
任
軍
機
大
臣
而

不
需﹁
學
習
行
走﹂
，
都
是
體
制
以
外
的
殊
榮
。
清
制
，

大
學
士
一
般
由
六
部
尚
書
晉
升
，
先
是﹁
以
某
部
尚
書
協

辦
大
學
士﹂
，
即
是
仍
然
擔
任
該
部
尚
書
，
協
助
辦
理
大

學
士
的
事
務
，
俗
稱﹁
協
辦
大
學
士﹂
，
然
後
才
升
為
某

殿
某
閣
大
學
士
。
潘
世
恩
就
由
吏
部
尚
書
，
直
接
超
升
為

體
仁
閣
大
學
士
。
雍
正
朝
以
後
大
學
士
，
如
果
不
入
軍
機

處
，
還
是
不
能
參
與
最
高
行
政
。
所
以
官
秩
較
低
的
軍
機

大
臣
反
而
比
不
入
軍
機
的
大
學
士
更
有
實
權
。
個
別
官
員

初
入
軍
機
處
時
，
還
要
先
學
習
、
行
走
，
等
於
今
天
職
場

上
的
試
用
。
潘
世
恩﹁
樞
廷
不
始
學
習﹂
也
是
坐﹁
白
金

升
降
機﹂
。

潘
世
恩
家
族
還
出
了
兩
位
探
花
︵
一
甲
第
三
名
︶
，
一

是
他
的
從
弟
世
璜
︵
一
七
九
五
，
即
乾
隆
六
十
年
︶
，
一

是
他
的
孫
兒
祖
蔭
︵
一
八
五
二
，
即
咸
豐
二
年
︶
。
潘
世

恩
重
赴
瓊
林
時
，
與
孫
同
席
，
孫
兒
是
新
科
探
花
，
祖
父

是
狀
元
宰
相
，
當
成
一
時
佳
話
。
後
來
潘
祖
蔭
亦
得
入
軍

機
，
只
是
沒
有
當
上
大
學
士
。

還
有
更﹁
風
光﹂
的
，
是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時
內
閣
共
有

四
位
大
學
士
，
除
潘
世
恩
以
外
，
穆
彰
阿
、
寶
興
、
卓
秉

恬
三
人
都
是
他
的
門
生
。
所
謂
門
生
，
是
潘
世
恩
當
考
官

時
，
選
中
他
們
的
考
卷
，
按
舊
俗
視
為
師
生
關
係
。

潘
世
恩
為
官
歷
乾
隆
、
嘉
慶
、
道
光
、
咸
豐
四
朝
，

無
大
建
樹
，
那
是
受
清
代
中
央
官
制
所
限
。
人
活
在
嘉

道
中
衰
之
際
，
潘
文
恭
公
世
恩
實
不
失
為
時
代
之
幸
運

兒
也
。

福祉第一潘世恩

在
小
狸
日
復
一
日﹁
我
要
開
始
減
肥
了
！﹂
的
洗

腦
式
碎
念
下
，
肥
狸
的
某
位
閨
蜜
日
前
終
於
忍
不
住

丟
過
來
一
枚nike+

fuelband

運
動
手
環
，
希
望
可
以

讓
小
狸
盡
快﹁
閉
上
嘴
邁
開
腿﹂
。
而
借
由
這
隻
貌

不
驚
人
的
黑
膠
小
圈
圈
，
小
狸
第
一
次
近
距
離
微
觸

了
那
個
傳
說
中
的﹁
可
穿
戴
設
備﹂
世
界
。

顧
名
思
義
，
可
穿
戴
設
備
就
是
能
穿
戴
在
身
上
的
設

備
，
泛
指
那
些
可
以
穿
在
身
上
或
貼
近
身
體
並
能
發
送
和

傳
遞
信
息
的
計
算
設
備
，
目
前
比
較
有
名
的
可
穿
戴
設
備

包
括G

oogle
G
lass

︵
谷
歌
眼
鏡
︶
、G

alaxy
G
ear

︵
三

星
出
的
智
能
手
錶
︶
、N

ike+

系
列
︵N

ike

出
品
的
以
運
動

健
康
為
主
要
功
能
的
可
穿
戴
設
備
︶
等
，
而
除
了
眼
鏡
、

手
錶
和
手
環
外
，
可
穿
戴
設
備
還
可
以
表
現
為
掛
件
、
衣

服
、
鞋
子
、
背
包
甚
至
頭
箍
等
。
普
遍
認
為
，
可
穿
戴
設

備
輕
巧
貼
身
的
最
大
特
點
，
讓
它
成
為
了
比
智
能
手
機
、

平
板
電
腦
等
手
持
移
動
端
更
容
易
溝
通
身
體
與
世
界
的
載

體
。
在
業
界
乃
至
喜
歡
追
趕
高
新
科
技
的
時
髦
族
群
中
，

可
穿
戴
設
備
甚
至
是
比
大
數
據
還
熱
門
的
話
題
，
雖
然
質

疑
之
聲
從
來
沒
有
斷
過
，
但
總
是
有
更
多
的
業
者
認
為

﹁
這
就
是
未
來﹂
。

平
心
而
論
，
目
前
的
可
穿
戴
設
備
確
實
還
處
在
概
念
遠

大
於
實
效
的
階
段
。
以
小
狸
的
運
動
手
環
為
例
，
無
論
是

N
ike

自
主
發
明
的
運
動
單
位﹁FU

EL

﹂
，
還
是
全
新
的
客

戶
端
系
統
，
都
需
要
使
用
者
花
費
時
間
和
耐
心
去
重
新
學

習
適
應
，
而
這
非
科
技
愛
好
者
不
能
投
入
，
一
般
老
百
姓

十
有
八
九
會
因
怕
麻
煩
而
將
其
束
之
高
閣
。
至
於
怎
麼
看

怎
麼
覺
得
有
漏
洞
的
測
量
方
式
，
也
讓
那
些
記
錄
結
果﹁
看
看
就

好﹂
，
至
少
小
狸
目
前
帶
着
它
的
動
機
是
出
於﹁
炫﹂
而
非
真
正
的

記
錄
運
動
。
不
過
，
據
說N

ike+

已
經
是
目
前
的
可
穿
戴
設
備
中
最
成

熟
最﹁
靠
譜﹂
的
了
，
其
他
包
括G

oogle
G
lass

等
在
內
的
用
家
心
得

都
頻
頻
在
吐
槽
那
仍
需
大
幅
提
高
的
用
戶
體
驗
。

也
所
以
，
有
人
因
此
對
可
穿
戴
設
備
大
潑
冷
水
，
覺
得
這
個
不
好

那
個
不
好
，
沒
有
市
場
前
景
云
云
，
但
小
狸
卻
着
實
認
為
，
技
術
上

的
問
題
都
不
是
問
題
，
擔
心
市
場
前
景
的
是
因
為
太
急
功
近
利
。
可

穿
戴
設
備
無
疑
將
是
一
個
令
人
激
動
的
領
域
，
這
除
了
它
在
未
來
的

某
一
天
可
以
把
柯
南
的
眼
鏡
變
成
現
實
外
，
更
重
要
的
意
義
在
於
它

很
可
能
可
以
解
放
現
在
被
手
機
奴
役
的
人
民
︱
︱
可
穿
戴
的
設
備
，

為
減
少
干
擾
而
設
計
。
創
造
它
的
目
的
就
是
讓
你
以
一
種
完
全
自
然

的
方
式
去
捕
捉
和
交
流
。
它
是
反
智
能
手
機
的
。
它
讓
你
在
拍
攝
孩

子
踢
球
的
畫
面
時
沒
有
錯
過
用
眼
睛
欣
賞
。
︱
︱
這
是
谷
歌
眼
鏡
的

創
造
動
機
，
也
是
小
狸
支
持
可
穿
戴
設
備
的
最
主
要
原
因
。

一
個
全
新
類
型
的
計
算
設
備
：
可
穿
戴
，
為
減
少
干
擾
而
設
計
。

創
造
它
的
目
的
就
是
讓
你
以
一
種
完
全
自
然
的
方
式
去
捕
捉
和
交

流
。
它
是
反
智
能
手
機
的
，
明
顯
是
要
打
破
我
們
在
科
技
交
互
方
面

的
舊
想
法
。

未來穿上身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我
的
中
學
化
學
老
師
退
休
後
移
民
加
拿

大
，
最
近
以w

hatsapp

傳
給
我
們
一
張

照
片
，
寫
上﹁
我
家
的
公
主
！﹂
，
是
他

和
一
頭
大
狗
的
合
照
。
老
師
的
兒
子
長
大

成
人
，
他
和
師
母
二
人
雖
然
嗜
好
和
活
動

多
，
但
回
到
家
裡
，
總
覺
得
有
點
寂
寞
，
如
今

找
到
伴
兒
，
我
們
這
群
學
生
都
為
他
們
高
興
。

有
位
女
友
婚
後
決
定
不
要
小
孩
，
她
工
作
忙

得
不
可
開
交
，
但
支
持
她
的
是
心
愛
的
小
狗
，

每
當
她
提
起
那
頭
像
玩
具
般
的
小
狗
便
樂
不
可

支
，﹁
每
晚
回
家
，
牠
摟
着
我
不
斷
用
舌
頭
舔

我
，
我
便
甚
麼
煩
惱
也
沒
有
，
牠
是
我
的
精
神

支
持
。﹂

小
動
物
，
尤
其
是
貓
、
狗
，
真
是
人
類
的
好

朋
友
。
我
有
一
個
同
事
，
工
餘
去
做
義
工
，
做

的
不
是
她
，
是
她
的
愛
犬
。
牠
接
受
過
訓
練
，

成
為
狗
醫
生
，
專
門
去
探
望
老
人
、
殘
障
兒
童

等
等
。
同
事
表
示
：﹁
有
好
些
人
因
為
個
人
的

肢
體
殘
障
或
不
光
彩
的
背
景
，
面
對
其
他
人
時

會
感
到
自
卑
，
所
以
常
把
人
拒
於
千
里
。
但
當

他
們
面
對
小
畜
時
，
便
沒
有
了
這
心
理
壓
力
，

加
上
牠
們
大
都
十
分
可
愛
，
很
容
易
便
被
接
受
下
來
。﹂

所
謂
狗
醫
生
，
並
非
進
行
醫
治
，
而
是
透
過
牠
們
，
讓
人

的
心
理
壓
力
消
除
，
敞
開
心
扉
。

有
一
天
在
街
上
我
聽
到
背
後
一
位
老
人
家
像
在
跟
小
孩

子
說
話
，
轉
身
一
看
，
原
來
是
跟
頭
狗
聊
天
，
看
到
這
情

景
，
便
知
道
這
隻
小
狗
對
她
來
說
是
多
麼
的
重
要
和
親

切
。這

讓
我
想
到
在
人
口
老
化
的
今
天
，
獨
居
老
人
越
來
越

多
，
若
他
們
都
能
有
一
頭
動
物
相
伴
，
肯
定
可
以
減
輕
孤

獨
，
有
些
動
物
甚
至
曉
得
照
顧
主
人
。
可
是
無
論
私
人
樓

宇
或
公
屋
，
大
都
不
容
許
養
動
物
，
當
局
可
否
為
老
人
放

鬆
相
關
政
策
？
可
以
彈
性
地
規
定
只
能
養
那
些
品
性
較
溫

馴
的
細
種
狗
。
貓
甚
少
擾
人
，
其
實
可
以
寬
鬆
點
。
老
人

家
也
可
以
嘗
試
養
雀
鳥
、
金
魚
、
烏
龜
等
不
受
限
制
的
動

物
。
老
人
有
小
動
物
作
伴
，
肯
定
身
心
都
會
更
健
康
。

寵物慰心靈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行
船
走
馬
三
分
險
，
何
況
是
離
地
衝
上

三
萬
五
千
呎
的
雲
端
高
空
？
馬
航
失
蹤

後
，
一
直
忐
忑
不
安
。
假
設
：
自
己
若
不

幸
坐
上
這
一
班
飛
機
，
將
如
何
面
對
？

無
論
坐
船
或
乘
車
，
一
旦
遇
意
外
，
均

可
能
有
時
間
做
逃
生
準
備
；
但
坐
飛
機
則
無
能

為
力
了
，
只
好
將
生
命
交
給
上
帝
安
排
。

生
平
最
難
忘
的
九
霄
驚
魂
，
是
三
十
多
年
前

乘
坐
一
架
小
型
螺
旋
槳
老
爺
機
，
由
台
灣
的
嘉

義
飛
往
台
北
。
當
天
有
十
多
位
美
若
天
仙
的
阿

里
山
姑
娘
同
機
，
她
們
穿
着
鮮
豔
的
民
族
服

裝
，
唱
歌
嬉
戲
，
機
艙
內
像
灑
滿
陽
光
的
天

堂
。幾

秒
間
，
飛
機
突
然
遇
上
氣
流
，
機
身
上
下

震
盪
，
乘
客
如
在
遊
樂
場
坐
過
山
車
。
姑
娘
們
嚇
得
花
容

失
色
，
尖
叫
痛
哭
。
這
一
剎
那
，
猶
如
由
天
堂
驟
然
跌
落

地
獄
，
生
命
變
得
如
此
脆
弱
。
飛
機
最
後
安
全
降
落
，
乘

客
的
掌
聲
歡
呼
聲
不
絕
，
有
點
死
裡
逃
生
的
感
覺
。

乘
船
當
然
也
有
風
險
。
若
坐
上﹁
鐵
達
尼
號﹂
豪
華
郵

輪
，
同
樣
凶
多
吉
少
。
電
影
︽
海
神
號
遇
險
記
︾(T

he
Poseidon

A
dventure)

有
一
幕
令
我
畢
生
難
忘
：
郵
輪
即

將
沉
沒
，
一
班
被
困
船
艙
的
乘
客
不
肯
坐
以
待
斃
，
他
們

努
力
尋
找
出
口
逃
生
。
過
程
中
，
要
潛
水
游
到
另
一
個
船

艙
洞
口
。

當
年
我
不
諳
水
性
，
看
完
這
部
電
影
後
，
晚
晚
發
惡

夢
。
終
於
下
定
決
心
，
學
懂
游
泳
。

乘
車
的
風
險
當
然
更
高
。
前
幾
年
我
經
常
乘
車
來
往
香

港
與
汕
頭
，
穿
越
著
名
的﹁
死
亡
之
道﹂
深
汕
高
速
公

路
。
作
好
逃
生
準
備
，
包
括
緊
綁
安
全
帶
、
不
得
打
瞌

睡
、
坐
近
車
後
逃
生
門
座
位
、
關
注
通
道
不
受
阻⋯

⋯

。

老
人
家
教
導
，
做
人
需
時
刻
警
惕
，
有
危
機
感
；
電
影

院
看
戲
選
座
位
，
要
靠
近
出
口
，
摸
黑
易
逃
生
。
住
酒

店
，
房
間
一
定
要
選
樓
層
低
有
窗
口
，
要
留
意
樓
梯
出

口
。千

防
萬
防
，
坐
飛
機
卻
無
以
防
備
。
祈
求
馬
航
，
出
現

奇
蹟
。 逃 生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從眾，曾是我們的習慣。跟別人一樣，才覺得
安全。可是有時候，隨大流給自己帶來的，卻並
不是快樂，而是無窮的煩惱。
仔細想想，人生很多時間，其實是被從眾給浪
費掉了。十幾年前，北京人時興考個駕照收起
來，單位同事學車成風。在同事的鼓動下，我也
跟着大家去學車。似乎沒有駕證，不開個小車就
跟不上潮流。結果因為協調能力不強，學車對我
竟成了無比痛苦的過程，跟了兩個班才考過。
得了駕駛證之後，我卻從沒有開車上過路，駕
證生生成了擺設。白白浪費幾千元錢，以及兩個
月的寶貴時間。後來，考了駕駛證的同事多數都
沒有買車。少數買車的也只是偶爾開車，因為單
位停車位根本不夠。北京對私車限制越來越嚴，
開車成本越來越高，效率卻越來越低，開車上班
遠不如乘地鐵更快。編輯部考核工作量時，有人
開玩笑說，如果不開車，每個月可以多寫好幾篇
稿子。多輕鬆不說，生活水平照樣不下降。城市
私人汽車的大普及，是跨國公司的商業宣傳的勝
利。
早年北京人跟風打雞血。我住的大院裡，從年
過花甲的老人到年輕姑娘、小伙子，人人把打雞
血當包治百病的良方，搞得菜市場上小公雞供不
應求。後來又開始甩手、轉呼拉圈。滿大街五顏
六色的呼拉圈，滿大街老頭老太太站圈甩手。從
甩手、打雞血、喝綠豆湯、吃大蒜治百病；到買
炒基金到搶黃金，都是急功近利的心理在作怪。
商業集團最會利用人們的從眾心理。年年推出
新款汽車、手機、電腦、服裝、包包，調動起人
們無窮的物質慾望。時尚背後的社會心理就是：
別人有的，我也要有！跟風消費，不知不覺就掏
空了你的錢包。
可偏有人對任何時尚無動於衷。有位出身將軍
之家的女友，年年聚會就是一身舊衣一雙舊鞋，

鞋子有時候還開着線，那身快能進博物館的服裝
坦然穿着，也是高高興興。別人儘管打扮得花枝
招展，她就是不願把時間和金錢花在衣服上。依
我看，對自己過於摳門固然不好，可經濟上絕對
安全。有位獨生姑娘崇尚今天花明天的錢，一件
衣服只穿一次，慾望成了無底洞，結果老是要問
別人借錢，活得一點兒沒有安全感。管理好自己
的慾望，搞明白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麼，是一門
大學問。
近年最讓百姓經濟上「傷筋動骨」的，除了炒
基金，大概就是跟風留學。最近一對80後年輕夫
妻從美國回到了中國。八年前他們去美國讀研究
生，可畢業後在美國找不到合適工作。當國內同
學都已經買房、買車、成家立業時，他們卻還在
美國四處打零工。實在混不下去了，才下決定回
國重新開始。
年輕人留學花光了家裡全部積蓄，沒錢在北京
買房，只得跟父母擠在一起。即使這樣，他們也
還是感覺到了踏實。能重新開始固然好，可如果
當初仔細權衡後再決定是否一定要出國，也許能
省下不少時間和金錢。
盲目相信西方一切都好，中國一切皆不如人，

是很多人跟風移民的原因。上世紀九十年代，很
多北京人跟風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結果
有些砸鍋賣鐵出國的白領，在國外20年卻只混個
送外賣、刷盤子、開出租，過得遠不如國內體面
舒服，還錯過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
看在國內發展的同代人都富了起來，他們後悔不
迭。
前幾年的大學文憑熱，讓很多本來很貧困的農

民家庭雪上加霜。有恨不得靠賣血讓兒女上大學
的農家，卻讓一個本來生機勃勃的農家子弟，變
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無用書生，到頭來可能還
找不着工作。

最近去小區商城逛，看到攤位上很多年輕的面
孔。土裡土氣的老攤主已經讓後代接班了。年輕
的攤主充滿青春朝氣。他們接人待物彬彬有禮，
幹起活兒來生龍活虎，充滿自信。無論賣魚、賣
菜、賣服裝、賣文具，還是蒸饅頭、做畫框、修
電腦，都幹得有模有樣。雖然沒有一紙大學文
憑，可他們每月賺的辛苦錢，比研究生甚至海歸
還要多。很多人開上了私人汽車，穿得體體面
面。雖然他們是農民工後代，是城市流動人口，
可誰又能看不起他們呢？如果當初他們跟風去讀
一個與父輩營生不相干的學歷，也未必有現在過
得更好。人們已從盲目文憑熱中清醒，開始安然
過屬於自己的日子。
女兒小時候正趕上全民樂器熱。全院從5歲到

十來歲的孩子，每天放學都在苦練樂器，有的學
手風琴，有的彈鋼琴，學小提琴，彈古箏。每天
接了女兒回到大雜院，像是進了一個戲班子。可
是後來，全院只有一個孩子吃上了音樂飯，其他
孩子竟連樂器都不碰了。有
個鄰居說，她強迫女兒練琴
十幾年，女兒上大學後說：
恨不得把琴給砸了。我慶幸
沒讓女兒捲入這個潮流，
還她一個自由自在玩耍的童
年。
不問孩子的愛好與天資，

非強迫他學一件技藝，可能
恰恰會窒息了孩子的個性。
現在小區社區活動中心，全
讓各類培訓班佔據。院裡孩
子寫完作業，還得去社區學
琴、奧數、跆拳道，不折騰
到晚上十點多不讓上床。把
孩子所有時間都佔滿，看來
教育效率很高，卻可能剝奪
了孩子心靈成長的空間。
記得有位哲學家說過：世

界上最高深的學問，就是認
識你自己。我想，無論什麼

樣的生活，只要是適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只
要靠誠實的勞動過活，以什麼方式生活，其實沒
有高低貴賤之分。
偉大的畫家梵高在世之時，從來不為世人認

可。要不是靠好心的親戚養活，可能早就畫不下
去，甚至餓死了，可是他身後留下的畫卻價值連
城。《風格論》的作者拉布呂耶爾，一生只出一
本書，放在稿費微薄的現在，靠寫書過活兒兩個
月的飯錢都還不夠。可是那本書卻成為傳世之
作。容另類悄悄過自己日子的社會，才是美好
的。
另類，怪人，其實就是我們身邊的平常人。應
該早早告訴孩子，你是宇宙中獨特的一個；透過
你的眼睛看世界，總會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東
西；用你的小腦子思考世界，總會有新的發現。
人人知道這句名言：「走自己的路，由別人去

說吧！」可真正做到走自己的路，還真需要非凡
的勇氣。

不從眾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俗
語
有
云
：﹁
蛇
吞
象﹂
。

後
生
仔
未
見
過
世
面
者
，
問
：

﹁
乜
嘢
嚟
啫
？﹂
若
然
不
知
何

解
，
就
請
看
看
香
港
上
市
的
公

司
︱
︱
中
信
泰
富
，
在
港
市
值

只
有
四
百
餘
億
而
已
。
最
近
，
為
配

合
國
家
深
化
改
革
而
作
出
巨
大
動

作
︱
︱
意
圖
收
購
擁
有
二
千
八
百
餘

億
資
產
的
母
公
司
，
在
港
整
體
上

市
。
這
正
是﹁
蛇
吞
象﹂
之
舉
。
復

牌
後
急
升
，
連
帶
子
公
司
也
急
升
。

國
企
改
革
版
本
，
有
利
香
港
交
易

所
上
市
公
司
提
升
質
與
量
。
相
信
中

信
在
港
整
體
上
市
的
此
項
收
購
大
行

動
，
是
中
央
對
香
港
送
來
的
大
禮

物
。
此
乃
剛
開
始
，
料
陸
續
還
有
更

多
的
國
企
深
化
改
革
來
港
上
市
，
中

信
乃
頭
炮
。
有
利
香
港
金
融
中
心
地

位
，
提
升
香
港
成
為
世
界
融
資
中
心

地
位
。

正
所
謂
：﹁
三
十
年
河
東
三
十
年
河
西
。﹂

運
程
輪
流
轉
。
投
機
市
場
，
資
金
極
度
流
動
，

價
格
波
幅
大
。
似
乎
由
美
股
發
起﹁
換
馬﹂

潮
。
前
時
潮
起
的
科
網
股
驟
然
間
急
滑
，
金

融
、
工
業
股
驟
升
。
香
港
上
周
股
市
亦
然
。
股

王
騰
訊
︵0700

︶
曾
下
跌
至
五
百
一
十
三
元
，

比
月
前
最
高
點
六
百
四
十
五
元
，
幾
乎
不
見
了

一
百
餘
元
。
低
價
入
貨
者
可
以
嘆
一
句
賺
少
咗

而
已
。
若
然
高
價
追
入
，
接
了
火
棒
囉
。
香
港

幾
乎
出
現
小
型
科
網
股
災
。
曾
幾
何
時
，
叱
咤

科
網
股
場
的
炒
家
高
上
雲
端
，
一
下
子
墜
落
，

千
萬
不
要
落
在
印
度
洋
內
。
其
實
，
全
球
確
出
現

黑
客
事
件
。
用
另
一
部
櫃
員
機
向
已
連
結
的
櫃
員

機
電
話
發
出
訊
號
，
脫
離
電
腦
控
制
，
所
謂
木
馬

程
式
發
揮
功
能
，
馬
上
吐
出
鈔
票
來
。
全
球
現
危

機
，
股
市
科
網
股
馬
上
也
現
危
機
變
股
災
了
。

耶
倫
聲
言
繼
續
退
市
，
明
年
很
快
會
加
息
？

信
不
信
由
你
，
信
了
有
保
障
。
坐
擁
樓
房
要
分

期
供
樓
者
，
敲
起
警
鐘
馬
上
割
價
跳
樓
求
售
，

不
如
租
屋
住
啦
，
免
成
世
做
揹
息
守
樓
奴
。
年

前
，
有
樓
萬
事
足
；
而
今
，
思
緒
漸
不
靈
，
負

資
產
陰
影
來
得
快
，
不
如
套
現
棄
樓
一
身
輕

啦
。
我
常
勸
人
，
不
要
做
樓
奴
，
揹
上
一
身
債

分
三
十
年
還
，
豈
不
是
成
世
變
樓
奴
嗎
？
經
濟

好
，
低
息
好
，
當
然
一
切
好
，
反
之
盡
見
一
片

烏
雲
。 蛇吞象 思旋

天地
思 旋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

■不隨大流，走自己的路，需要很大的勇氣。 網上圖片


